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蕩寇志
第九十九回  禮拜寺放賑安民　正一村合兵禦寇

　　卻說宋江在黃河渡口被市人辱罵，呂方、郭盛、時遷、張魁四人皆大怒，一齊上前廝並，吳用忙招手叫住道：「我們渡河回家

要緊，休要在這裡生是惹非了。」眾人只得依了吳用，渡過黃河，由定陶轉回曹州。林沖等頭領會著，喜出望外道：「兄長們游向

何處，弟等在曹南山四路尋覓，杳無蹤跡，真憂得苦也。」宋江將遇筍冠仙事一一說了，眾人無不驚異。宋江因此斷了渡黃河取寧

陵之念，並曹南山屯兵之議，亦不敢舉行。不日董平、鮑旭、焦挺領本部人馬都到。宋江命林沖將兵符交付董平，一面修築北門，

收管錢糧，整頓人馬，備禦官兵。林沖領劉唐、杜遷並原來人馬，回濮州去了。時遷仍歸兗州。　　宋江、吳用領呂方、郭盛、戴

宗、凌振、戴全、張魁一干人馬，大隊回歸山寨，正出北門，只見一騎報馬飛到，乃是清真山馬元的差人，呈上雞毛文書一角。宋

江、吳用一齊大驚，忙拆開看時，知是雲天彪大興馬步全軍，並會合歸化、裡仁、正一三莊回民，攻打清真山，�分危急，速求救
援。宋江大怒道：「關勝、索超兩兄弟被害，俺正要興師報仇，他卻先來撩撥我們，便活擒這廝們來祭旗。那班賊回子也要出頭與

俺作對，就一並掃除了他。」便與吳用重進曹城，商議興兵救清真山之事。吳用道：「清真之役固然矣，但高俅那廝必定就到此間

生事，雖董平兄弟對付得他，總費手腳……」說到此際，戴宗立起身道：「何不寫封書去托那蔡京，教他在官家前阻擋師期，小弟
星夜前去。」宋江道：「緩兵之計也可使得。」便修書一封，交與戴宗，飛速往東京去了。

　　這裡宋江、吳用、呂方、郭盛、凌振、戴全、張魁七位頭領，仍領本部二千人馬，出北門向東進發。一面遣凌振回山寨，告知

盧俊義，添兵助戰。盧俊義便點楊志、李逵、徐寧、史進、陳達、龔旺、穆春、薛永、張順、阮小七，帶領水陸兵馬共一萬二千。

正欲啟行，只見郝思文上前道：「此次宋大哥攻伐青州，為弟之故主報仇，小弟亦願同去。」宣贊臂傷已愈，也踴躍願往。盧俊義

便命二人帶一千人馬，隨同楊志等，沿途迎會宋江。大眾同由汶河進發，無分晝夜。

　　一日，到了秦封山下，為時已及三更，順風朗月，揚帆直進。吳用對宋江道：「前去不遠，已是汶河埠頭，青州地界。雲天彪

那廝致我至此，沿途必然設伏，須逐路探聽。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外面墓地一片喧嚷，前後百餘號兵船，號叫之聲，驚天動地。宋江

急問何事，左右飛報道：「不知怎的，前後軍船無端沉失三四�號，現在逐只還在那裡沉下去，主帥速請上岸，須防坐船有失。」
吳用忙叫道：「張順、阮小七何在？速赴船底查看！」言未了，只見張順、阮小七率領水軍，早由河中跳起，捉得�餘人，在岸上
捆縛。

　　原來張順、阮小七沿路照應，當沉船之際，不待命下，早已一齊趕赴水中查閱。見有一班人分頭跟著船底，用鐵錐鑿洞，且行

且鑿。當即拿住，送入宋江大船。吳用當查沉船數目，共沉失兵船�三號，兵丁被沉下水者，均各搶救上岸，幸無死亡。宋江將這
班挖船底的人一一看到，問道：「你們何路賊人？擅敢撓亂大軍。除你們�二人之外，有無餘黨？你等是何名姓？從實說來！若有
虛言，光刀立斬。」內中一人，面如圓鏡，色若黃沙，赤條條雪白身體，肚大腿小，厲聲叫道：「我沂州蒙陰人也，為商數�載。
我主人姓召名忻，家財有恒河沙數，廣廈千間，良田萬頃，行商坐賈，生業繁多。上年差人運貨至濮州現城一帶，路經鄆城北鄉，

被你們這班狗強盜搶掠一空。我主人恨極了你們，不惜盤川，叫我等分頭專尋你梁山的事，不分水岸，遇便下手。那怕你吃了我下

去，還叫你受些古怪。你問我名姓，我姓申，小名勃兒是也。」宋江大怒，叫把�二人推出岸旁，一齊斬首。宋江又道：「不料蒙
陰人如此可惡，今救清真山要緊，只好緩圖。」便傳沂水軍補好沉船，加緊防護，依舊進發。只見李逵大嚷道：「何不就殺到蒙

陰，砍翻了那班鳥男女，出口鳥氣！」宋江喝道：「你又來胡亂了！軍務大事，不許亂說。」眾人扯李逵下去。

　　次日黎明，到了汶河埠頭，大眾上岸。吳用傳令教探子分頭探看，有無伏兵。行不數�里，只見清真山有人報來道：「雲天彪
無故全軍撤退，並歸化三莊鄉兵，亦盡行退去，不留一人一騎。現在馬頭領四路探看，並無一個伏兵，不解其故，請令定奪。」吳

用叫苦道：「雲天彪如此牽制，我軍為其所困矣。」宋江忙問其故，吳用道：「此事顯而易見。他分明以攻打清真為名，逼我不得

不來。我等銳師遠來，利在速戰。他卻將軍馬退去，使我進無可圖。我若退歸，他又必攻清真山夾。」宋江道：「我們偏不退兵，

直攻青州何如？」吳用道：「毒蛇螫手，壯士解腕。今我拚將清真山送與他，我等全師還歸，安然無事，倒是上策。」宋江道：

「是何言欽！我梁山替天行道，忠義為心，今日豈可見難而逃，有乖大義？」吳用道：「兄長如不願退，只得進兵。但此刻萬無直

攻青州之理，須防歸化三莊前後夾攻，腹背受敵。且著人去探看三莊如何情形，再定計策。這裡兵馬且赴清真山住紮。」

　　且說那歸化莊與裡仁莊、正一莊毗連，地名通叫做正一村。一村三莊，都是回部，各有精壯鄉勇一萬五千多名。歸化莊都團練

便是哈蘭生；裡仁莊都團練哈芸生，乃是哈蘭生的同胞兄弟；正一莊都團練沙志仁、冕以信。這三莊卻都歸哈蘭生節制。那哈蘭生

祖上自唐時由西域徙居此地，世代巨富。蘭生生時，滿房蘭花香，因此取名為蘭生。幼時便有些膂力。�二歲時曾到二龍山下真武
院內玩耍，不覺在靈宮殿內睡熟，夢見靈宮將一隻玉蟹賜他，卻被同伴小兒搖撼喚醒。蘭生只吃得玉蟹右螫，所以至今右臂氣力獨

大，使一柄獨足銅人，重七�五斤，右手運動如飛，左手卻使不得。邇來梁山侵擾山東，四方無業居民乘勢聚眾，依山傍險，打劫
村莊。這正一村山中，也有一伙強徒出沒，那歸化三莊時被擾害。幸賴哈蘭生首倡義舉，會合三莊團練鄉勇，同心剿賊，斬殺無

數，那強盜方始不敢正窺。

　　說到此際，又須將蘭生團練鄉勇之法，實敘一番。卻因篇幅狹窄，只好將那要緊的事敘說一件。這件事卻在陳希真東京避難之

前。是年春，青州大饑，道饉相望，菜色流離。正一村在青州西偏，大小煙戶，雖然繁庶，卻是土瘠民貧，庶而不富，所以這番饑

饉，正一村受災最重。哈蘭生倡首捐賑，散給貧民。那正一村的人，忽聽得本村四路有哈蘭生的招帖，上寫著：「本村鄉民速赴禮

拜寺，注明戶口，本堂定日散給糧米。」眾人都歡喜道：「我道這哈菩薩必來救我。」登時禮拜寺前人頭擁擠。原來哈蘭生世代是

天方奉教良民，祖上初來時，即建造禮拜寺，延請掌教住著，幾位老把八越七日赴寺，隨同阿轟唸經禮拜。固寺內屋宇宏敞，哈蘭

生弟兄議在寺內放賑。那正一莊沙冕二人，聞知哈家放賑，也欣然來助。

　　這日在禮拜寺注造戶冊，寺門大開，好生熱鬧。只見寺中大殿七開間，院子甬道甚是闊大，東西間相話不能聽見，左右側廳每

旁三間。鄉民分了左右，東村、南村人向東門註冊，西村、北村人向西間註冊。只見哈蘭生、芸生、沙志仁、冕以信都在殿上督

看。那大殿中央設立空座，並無神像牌位；樑上懸一匾額，斗大四字，上書「無形妙化」；柱對上抱著�一字楹聯，乃是：「道辟
西方，惟一心天真不昧；教垂東國，歷萬年帝澤常?。」滿室彩畫莊嚴，丹青飛舞。後面連進三層，俱是大廈餘房，共計四五�間，
蘭生備作堆積糧米之處。是日眾人註冊已畢，因哈、沙、晃四人係本村土著，熟悉本村煙火，所以並無浮報濫報等情弊。哈蘭生收

了戶冊，給了憑支竹籤，便教家中兩個司賬，帶了銀兩，往各路趕緊彩買糧食。這裡請了幾位老成董事，掌管放賑，便將家中已存

的米麥雜糧，先行放給。議定章程，分本村為四路，四日輪給：一日賑東首，一日賑南首，一日賑西首，一日賑北首，週而復始。

一輪給米，一輪給雜糧。大口每日給一升，小口每日給半升。每一輪大口給四升，小口給二升。雜糧亦分別搭勻散給，無非粟麥豆

穋之類，總敷四日之糧。凡到某鄉應輪領賑之日，各老幼大小男女等人，提筐挈袋而來。因先時給發竹籌時，籌上注明清晨、上

午、下午等字樣，此時憑籌按時給發，所以人數雖多，一無喧鬧。賑了一月，現存糧食將次就盡，恰好接著那來買的糧食紛紛都

到。足足的賑濟了兩個多月，天氣漸熱，地土亦可栽種，百工技藝皆可各務本業，方才停止賑事。眾百姓賴此全活，不勝感激。

　　這一事不覺驚動了山中強徒，聚眾百餘人，直至村口，聲言到哈家借糧，不干眾人之事。眾人大怒，一聲招呼，一村壯丁都

出，柴木棍棒一齊上，賊人望風逃遁。蘭生道：「此非長久之計。」便與芸生及沙冕二人共議，不惜重資，聘得幾位有名的教頭，

教他們槍棒武藝，自己也親身指撥。一面到官，請准用兵刃槍炮旗號等物。眾人踴躍願從，不一日居然大隊勁旅，入山剿賊，所向

披靡。



　　至本年七月中旬，奉本鎮雲總管檄調鄉勇，會同官兵剿滅清真山。哈蘭生奉檄起兵，眾鄉人齊聲願出。那知雲天彪並不調動全

軍，本鎮人馬只起二千名。其所以檄調鄉勇者，特以各路兵馬齊到之勢，震懾清真山耳。那馬元本已吃過雲天彪的利害，今日聞知

官兵與鄉勇齊到，分外提心，登山探望，卻望見馬陘鎮與歸化三莊的旗號，漫山遍野，煙灶連綿不絕，望去何止四五萬人。嚇得馬

元與眾強盜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。其實官兵、鄉勇合計不滿四千，那馬元如何識得底裡。又見官兵、鄉勇的槍炮，雨點價向關上

輪流打來，馬元駭極，只得向梁山急切求救。天彪見梁山兵馬已被牽到，便對哈蘭生道：「本帥所以不調全軍兵馬者，為養息兒郎

們氣力，準備梁山廝殺耳。今梁山兵馬道路奔馳，兼程飛至，我等且勿與戰，守老其師而後破之。今日團練且請回莊。本帥料梁山

賊人必來先攻正一，本帥回鎮先調官兵來助團練。但有一言，團練切記：若梁山全隊來攻，團練三莊只宜互相保守，本帥親來策

應；若偏師來攻，不妨開門迎戰，不勝則退保村口，勝亦不須窮追。但斬首數級以激其怒，最為勝算。」哈蘭生領命，雲天彪領官

兵先退。哈蘭生亦領本部鄉勇退歸歸化莊，便傳總管鈞諭，知會各莊。三莊各點齊鄉勇，安排鹿角拒馬，灰瓶金汁，矢石槍炮，專

等梁山賊兵殺來。

　　這番情形傳至清真山裡，吳用縐眉道：「真是難事了。」只見馬元拜求道：「總求軍師妙策，保護敝寨。」吳用不便說退兵的

話，便對宋江道：「雲天彪那廝收兵回鎮，其心叵測。他的意思是分明教我去攻正一，我去攻正一，是分明中他機會。他待我鬥得

疲乏，卻用生力全軍前來掩殺。如今務要進兵，卻不得不先攻正一。」看官，吳用這番話，是分明與宋江遞個眼色。只見李逵不識

起倒，上前大叫道：「二位哥哥不必多說，這個小買賣，照顧照顧我的斧頭。」吳用道：「你那裡曉得正一村的利害。」李逵亂嚷

道：「東不要我，西不要我，把我做什麼鳥人看待！這番既不用那神行鳥法，我死也要去走遭。你們不叫我去，我便不要你們派

兵，看我一人去踏平了正一村來。」說罷，翻身往外便走。吳用道：「李兄弟轉來，去便派你去。」對宋江道：「我們也只得去。

」宋江道：「為何不去！」吳用便吩咐李逵道：「你去只不許吃酒，諸事格外小心。」遂派馬軍五百名，步兵五百名，教李逵率領

前去，先打歸化莊。李逵領兵飛也似去了。吳用道：「終防這黑廝壞事。」便教楊志帶馬軍一千前去接應。

　　楊志得令，飛速前行。不移時趕到正一村前，只見前面正一口上，已有官兵屯紮，楊志吃了一驚。只見李逵兵馬已近高岡，楊

志遠遠大聲叫住，李逵那裡聽見。急得楊志驟馬追趕，口裡不住的「鐵牛轉來」，「李兄轉來」，只見李逵已抄過官兵左首，抹網

前去了。那岡上官兵一齊哈哈大笑，只見傅玉、雲龍早已立馬陣前。傅玉大聲高叫道：「兀那賊子，好生膽小，只得這千數個人，

值得來殺你做甚，放心進去！」楊志大怒，便率兵向岡上仰攻官軍，官軍矢石雨下。楊志兵只得一千，官兵有四千人，又且官兵俯

擊，楊志仰攻，如何對敵得過。楊志急轉馬頭，傅玉一飛錘早已打到，楊志坐馬打壞，滾鞍下山，賊兵抱頭亂竄。雲龍大聲高叫

道：「饒爾等賊子狗命，放心緩緩回去！」楊志草上爬起，約束人馬飛奔。只見官兵在岡上揚旗吶喊，並不追來，楊志大怒，喝

叫：「孩兒們休退，就地上列成陣勢！」一面差人飛速去告知宋江、吳用。只見李逵已從網後飛奔出來，背後追來一員大將，臉如

鍋底，須如虎刺，渾身鐵葉盔甲，手提獨足銅人。追到同下，逢人便打，賊兵死者無數。岡上傅玉、雲龍齊聲叫道：「哈將軍請

住，前面無數賊兵來也！」只見楊志陣後，塵頭翻翻滾滾，乃吳用領了宣贊、郝思文、穆春、薛永、戴全、張魁，率領四千人馬殺

來。哈蘭生勒馬回兵，退保村莊去了。

　　吳用等已到陣前，吳用道：「岡上這枝官兵，設立得好利害。」眾頭領道：「何不就搶他的高岡？」吳用搖頭道：「就使搶得

來，我等力氣必然用盡，如何去攻得三莊！此刻公明哥哥已領全部人馬，並起清真山兵，去堵御雲天彪了。倘若堵御不得，我等兵

力又疲，不知如何結局矣。」只見李逵在旁自言自語道：「悔他娘的氣，那鳥人不知拿了什麼鳥東西！我正要劈殺那狗頭，那知倒

吃他打了一下，好生疼痛，我倒偏要再去尋他。」說罷，提著兩斧便走。吳用急叫轉來，那裡叫得住。吳用只得叫道：「你走轉來

殺那高岡上的人不好？」李逵便走轉來，吳用對眾人道：「我看只得與公明哥哥商議退兵。」李逵大嚷道：「怎麼你騙我殺高岡上

的人？」吳用道：「殺是教你殺的，我卻有個計較。」李逵道：「你自己去計較，我先去殺一陣來。」說罷便提斧登山。楊志道：

「鐵牛失陷，皆我等之罪也。且這正一岡並無樹木遮蔽，怎見搶不得，軍師太把細了，我等何不同去搶岡？」原來吳用雖說要退

兵，但無故割捨這清真山，未免也有些肉疼，心中正在委決不下，卻吃眾頭領這一嚷，嚷得心頭無主，智亂神昏，便教穆春、薛

永、楊志領兵三千人，堵住正一村口，以防三莊接應；這裡派宣贊、郝思文、戴全、張魁領三千人馬，協同李逵攻打正一岡。岡上

傅玉、雲龍全然不懼，督兵抵禦。這邊李逵提著兩輛板斧，大吼奔上，只當不得左臂疼痛難禁，使展不便。雲龍見他上來，倒也提

心，慌忙張弓搭箭颼的射去，恰好射著李逵右臂。李逵翻身下山，連滾帶爬逃回性命。天色已晚，梁山只得收兵。

　　次日，吳用命戴全、張魁調齊弓弩鳥槍手，分�二路攻打正一岡。每路中間留出丈餘闊的隙路，一面槍弩攻打，一面由隙路殺
上同去。只見官軍早已豎起一帶木城，吳用傳今只顧攻打。自辰至午，槍聲不絕，矢集木城如蝟，梁山雲梯兵已由隙路上山。雲龍

在木城內覷得分明，一個號令，官兵一齊把隙路的木城拔起，礧木滾石齊下，雲梯兵盡行研成齏粉，山下槍聲頓住。傅玉便傳令盡

拔木城，將灰瓶金汁，雨雹也似打下來。吳用料知利害，傳令將人馬權且約退。安排午食畢，吳用對眾頭領道：「今日盡一日之

長，悉力攻打。如果不勝，不如依我退兵。」眾頭領領諾，重複抖擻精神，率眾向正一同攻打。攻至傍晚，不能取勝，吳用退兵之

念已決。忽接到宋江來書，言：「馬陘鎮官兵調動之說，毫無動靜，想雲天彪來勢必緩。軍師可飭兒郎們努力前攻，倘能破得正一

村莊，則我軍大勢成矣。」吳用接信，心中疑惑，到了黎明，只得飭眾再攻。那岡上依然堅守不下。

　　兩軍相持，直至辰牌，忽聽得東南上連珠炮響，殷殷隆隆，天搖地撼，一片聲遠遠的震動，到正一岡下。雲龍大喜道：「我爹

爹大兵到也！」傅玉看那山下賊兵，已有慌張欲退之狀，便就岡上傳起一個號炮，歸化三莊登時知道了。那哈蘭生、哈芸生、沙志

仁、冕以信四員都團練，登時點齊一萬二千名鄉勇，一聲吶喊，鳥槍、大銃、佛狼機潮湧般的向村口平地打來。楊志、穆春、薛永

抵敵不住，紛紛逃出村口。前隊人馬已被槍炮捲去了六百餘名，山下人聲海沸。傅玉、雲龍早已領兵殺下同來，將楊志等截住。楊

志、穆春、薛永一班人馬裹在陣雲之中，左衝右突，無路可出。哈蘭生、哈芸生兩馬已到，楊志大叫道：「我們左右總無生路，何

不索性拚個死戰！」穆春、薛永死力迎住。楊志提刀一馬當先，重向鄉勇這邊殺去。哈蘭生一銅人早已打到面前，楊志急用刀柄架

住，吃銅人一振，楊志手筋也覺有些振動。楊志順勢一刀砍去，蘭生急閃，楊志卻砍個空。芸生提一柄五股鋼叉劈面來刺楊志，楊

志急閃不迭。穆春拍馬來助，楊志頭盔早已刺落塵埃。四邊官兵多勇，人聲喊沸。楊志無心戀戰，回馬便走，只見薛永早被沙志

仁、冕以信兩馬盤住，雙槍並刺。楊志急前往救，薛永早已中槍落馬。穆春慌得亂了，芸生鋼叉�分勇猛，穆春招架不住，蘭生一
銅人橫掃過去，打著穆春腰助，一命歸陰。三莊人馬一齊上前痛殺。

　　楊志身受重傷，命在呼吸，忽見官兵隊裡兩員勇將冒死殺入。楊志定睛看時，乃是戴全、張魁，三番衝入，卻吃傅玉、雲龍奮

勇敵住。喊殺之聲，天旋地轉。楊志趁此偷縫兒衝出。張魁撇了雲龍，轉救楊志，逃出官兵陣外。戴全已沒入陣中。傅玉手提爛銀

鑌鐵槍，苦戰戴全。雲龍既走失了張魁，便舉大刀翻身轉砍戴全。戴全急閃，肩上早著，又被傅玉對胸一槍，一道靈魂歸地府，幾

番靦面會天親。官兵鄉勇會合一處，追殺賊軍。賊軍隊裡宣贊、郝思文見了傅玉，怒氣沖天，不顧性命，回身轉殺。亂軍中吳用旗

鼓招呼不及，二人已闖入官軍。傅玉見了，卻與雲龍豁地分兩路，抄擊吳用。吳用身邊只仗著楊志、李逵、張魁三個帶傷頭領，如

何抵敵得住。那邊宣郝兩員健將卻被哈蘭生邀著，蘭生銅人橫掃，猛不可當，宣郝二人死命相爭。鄉勇隊裡左邊早殺出哈芸生，右

邊早殺出沙志仁、冕以信，一齊衝殺。宣贊、郝思文知不是頭，回馬逃轉，只見吳用兵馬已被官軍迅掃將盡。二人死命衝上，與傅

玉、雲龍輾轉苦鬥，會著楊志、李逵、張魁，保住吳用，率領數�殘騎，落荒逃命。
　　那宋江見馬陘鎮全軍齊出，便教眾頭領奮勇抵禦。正在兩相支持，忽聞報吳用兵馬覆沒，眾人大驚，宋江忙押軍馬速退。只見

雲天彪全鎮三萬人馬，已遮天蓋地價掩殺過來。梁山兵馬前後不能照顧，紛紛敗下。那清真山頭領周興、來永兒，保著自己兵馬，

早已沒命的逃回山去了。呂方、郭盛保著宋江先走，徐寧、史進領眾死命抵住官軍。官軍陣裡李成、胡瓊揮動全軍奮勇廝殺。梁山

這邊陳達、龔旺領左右翼往刺斜裡埋伏。官軍勢大，徐史二將敗走。官兵直擁進來，陳龔兩枝埋伏兵全不濟事。這一場大戰，殺得



賊兵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雲天彪統領大軍追亡逐北，賊兵抱首遁逃。那傅玉、雲龍、哈氏弟兄等中途迎著，兩下合兵，再行痛追

一陣。

　　宋江等遠遠的走了，天彪傳令收兵。哈蘭生道：「何不再追一陣，倘能擒得渠魁，則一方之大害除矣。」雲天彪道：「非也，

宋賊雖然敗衄，人馬尚存小半，豈可使逼迫無容，激成死戰乎？但令日後我攻清真，梁山不敢來援，吾事成矣。」慰勞蘭生等四

人，會同點查首級四千餘顆，生擒賊眾三千餘名，奪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，大獲全勝。天彪道：「皆團練等力戰之功也。」說罷，

帶領傅玉、雲龍一干人馬，隨同大軍，大吹大擂，掌得勝鼓回鎮。哈蘭生等亦收齊鄉勇，整頓隊伍，凱歸正一村去了。不題。

　　且說宋江兵馬；被官兵、鄉勇殺得大敗虧輸，心驚膽裂，幸賴呂方、郭盛保著先走。只見徐寧、史進等都紛紛逃來，一同負命

飛奔。中路遇著吳用等，一同逃走。馬不停蹄，無分晝夜，直到漢河渡口，張順、阮小七領水軍接應下船，解纜順流而下，大眾喘

息方定。宋江看那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約是三更時分，忽聞秦封山背後，人喊馬嘶之聲追滿山谷中來，港內胡哨聲聲不絕，梁山

殘兵一齊大驚道：「蒙陰人來也！」宋江驚得面如土色，急忙架櫓飛逃。饒你飛船駛下，前面港內又有胡哨飛出。宋江道：「吾命

休矣！」不知究係何路兵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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